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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铸一剑，我们就是要铸一把
削铁如泥的宝剑。”

照片上的俞祁浩造型很“酷”：脸颊黑红、头

发凌乱、胡须疯长，身着冲锋衣的他似乎随时准

备“冲锋”。

在兰州见到刚从青藏高原返回的俞祁浩，与

照片上的形象大相径庭：冲锋的“战士”转身为儒

雅的学者，“每次出野外，我都不剃胡须。一方面

是为了保护皮肤，另一方面是没有条件，所以常

被同事们戏称为‘野人’。”

1985 年，俞祁浩从西安地质学院地球物理

勘探系毕业后留校任教。1990 年，俞祁浩萌生

了回到兰州、回到父母身边的想法。随后通过研

究生考试进入了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兰州冰川冻

土研究所，“我对中国科学院充满向往，心知那是

科学的神圣殿堂。”

至此，俞祁浩的人生与冻土结缘。

由于工作需要，他一次次前往青藏高原。随

着对冻土研究的深入、随着承担的科考任务加

重，他在青藏高原工作生活的时间越来越长。

从青藏公路到青藏铁路，俞祁浩参与过众多

国家重大工程。“冻土工程研究不仅仅是学术上

的问题，更是国家重大工程的需要。冻土区问题

直接影响基础设施的稳定性和安全性，进而会影

响经济和社会发展。”俞祁浩说。

深知肩负重任，俞祁浩一头扎进了冻土研究

的领域，开始了与冻土较量的日子。这一较量，

就是 34 年……

为了掌握冻土工程重要基础数据，他几乎走

遍了我国所有冻土区。为了勘探这些地区的公

路、铁路、输电线路状况，俞祁浩常年翻山越岭、

栉风沐雨，始终致力于我国冻土区重大工程冻融

灾害整治、防控关键科技难题的攻克。

与俄罗斯西伯利亚、美国阿拉斯加的多年冻

土有很大不同，青藏高原的多年冻土大多属于高

温、高含冰量冻土，极易受环境和工程的影响，产

生融化下沉，对工程稳定性、交通运输安全构成

严重威胁。

如何找到道路的“病根”，如何为“生病”的道

路开良方？

俞祁浩瞄准青藏铁路、青藏直流输电线路、

雅砻江两河口水电站等国家重大冻土工程，服务

国家战略需要。围绕冻土工程关键核心难题，系

统开展了冻融灾害灾变机理等理论研究和国内

外冻土工程关键技术的应用和发展。

高原上的工作条件是艰苦的，从高原上结出

来的硕果是喜人的：面对“冻土区道路工程建设”

重大技术难题，俞祁浩从多角度出发，攻克了冻

土路基病害防控关键技术，解决了青藏公路、青

藏铁路关键难题；在青藏电力联网工程西部大开

发战略重点建设施工中，俞祁浩和团队解决了塔

基基坑冻土融化、坍塌建设受阻，冻土基础承载

力形成困难等重大难题，成功实现了青藏直流线

路工程提前一年投运。

反 复 思 索 、反 复 尝 试 ，每 一 个 参 与 建 成 的

重 大 科 技 工 程 都 凝 结 着 俞 祁 浩 和 团 队 成 员 的

无 数 心 血 ：获 得 国 家 科 技 进 步 奖 一 等 奖 、二 等

奖，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等国家和省部级科

技奖 16 项；申报国内外专利近百件，发表论文

200 余 篇 ，累 计 产 生 经 济 效 益 21.43 亿 元 。 而

他 本 人 ，也 获 得 了 中 国 科 学 院“ 杰 出 科 技 成 就

奖”“科苑名匠”“年度感动人物”，首届“全国科

创名匠”等荣誉。

“赶上我们国家科研发展的快车，并在其中

贡献自己的力量，我很幸运。”俞祁浩说，“我们做

科研工作的，就是要有一种把自己融入铁水中的

铸剑精神，用更多的科研成果报效国家。冻土，

是一项世界性难题，投身其中，就要有十年铸一

剑的决心，是铸，不是磨，磨洋工也是磨，人是要

有精神的，要有责任的，我们就是要铸一把削铁

如泥的宝剑。”

“问题不断出现，也不断被解决。”

“每个工程的‘病因’都不一样，我们就是给

道路看病的医生，我们要做的工作就是对症下

药。”俞祁浩刚开始接触冻土是在青藏公路上。

在工作中，大家发现了路面沉降不均匀的问题，

即路基出现起伏不平的现象。远远望去，起伏不

平的公路像海浪一样，在这里行车，显然存在极

大隐患。

面 对 这 种 情 况 ，国 外 专 家 通 常 会 选 择 给

冻 土“ 盖 被 子 ”的 方 式 ，让 冻 土 处 于 保 温 状

态 。 但 是 青 藏 高 原 冻 土 的 温 度 相 对 较 高 ，为

解 决 这 一 难 题 ，俞 祁 浩 和 团 队 成 员 深 入 现 场

勘 察 ，按 照 程 国 栋 院 士 提 出 的“ 主 动 冷 却 ”路

基 的 科 学 思 路 ，通 过 一 系 列 新 措 施 的 成 功 研

发 和 应 用 ，降 低 了 路 基 冻 土 的 温 度 ，从 而 减 少

了 冻 融 灾 害 的 发 生 。 俞 祁 浩 说 ，“ 这 种 方 式 就

相 当 于 给 青 藏 高 原 装 上 了 冰 箱 ，给 土 壤 不 断

制冷，让土壤状态保持稳定。”

问题不断出现，也不断被解决。

在青藏电路联网工程建设期间，经过实地勘

测，俞祁浩和同伴发现了塔基基坑开挖坍塌严

重、施工热扰动长期存在、塔基承载力形成困难

等关键难题的根源。

通 过 大 量 的 室 内 实 验 和 模 拟 研 究 ，俞 祁

浩 和 团 队 成 员 发 展 和 构 建 了 复 杂 荷 载 作 用 下

冻 土 桩 基 础 设 计 和 冻 融 灾 害 防 控 新 理 论 、新

技 术 。 这 些 研 究 成 果 不 仅 揭 示 了 冻 土 的 变 化

规 律 ，攻 克 了 塔 基 基 坑 冻 土 融 化 、坍 塌 建 设 受

阻 等 重 大 科 技 难 题 ，也 为 青 藏 直 流 联 网 工 程

建 设 提 前 一 年 建 成 投 运 提 供 了 重 要 的 技 术 支

撑 和 解 决 方 案 。 该 项 研 究 成 果 获 得 了 国 家 科

技进步二等奖。

2016 年，位于我国青藏高原东部边缘的雅

砻江流域控制性水电工程，两河口水电站大坝心

墙需要冬季施工和填筑。两河口水电站的海拔

约 3000m，坝高 303m，土心墙堆石坝高度在建

成的水电站中位居中国第一、世界第二。

为了保障施工进度，团队急需破解冬季施工

过程中遇到的关键难题。

土壤冻融规律不明晰、大坝心墙填料工程性

质冻融劣化机制难以确定……种种难题让俞祁

浩和团队成员绞尽脑汁。

冬季的青藏高原寒冷无比，土壤也冻得硬

邦邦。就算使用 26 吨重型专用碾压机也无法

压实填料，效果远达不到质量要求，工程进度一

度停滞不前。

“土层中直接含有冰层，如果处理不当，贸然

施工可能会导致大坝建成后发生渗漏、坍塌等，

后果不堪设想。”俞祁浩初到施工现场，便面临这

一棘手的问题。

2017 年，是工程填筑施工后的第一个春节，

进度仅完成了填筑要求的 70%。施工越慢，热量

散发越多，填筑难度就越大。

2017 年春节，俞祁浩没有回家过年，近 3 万

名工作人员也都留在了施工现场。

为了让大坝按时竣工，俞祁浩每天带领团队

对大坝全仓进行通宵观测，并一点一点开展新工

艺的研发和应用。功夫不负有心人，不断地研

究、不断地试错终于迎来了结果，新方法的创立

和应用得到了不错的反馈。

至 2018 年春节，大坝施工进度提高了整整

一倍，满足了工程进度要求。

至 2019 年春节，施工进度大大加快，远超

预期。

俞 祁 浩 带 领 团 队 研 发 的 大 坝 冬 季 施 工 的

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助推大坝填筑进度逐

年 翻 倍 、质 量 全 优 ，最 终 实 现 了 提 前 一 年 填 筑

到顶和发电。

喜讯传来后，相关部门和工作人员都对俞祁

浩及他的团队表示感谢与祝贺，这项研究成果也

获得了大坝工程学会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不断出现的问题不断得到解决，并非只需投

入时间即可。

俞祁浩为了琢磨出解决问题的方法，达到

了日思夜想的地步，“科研遇到瓶颈时，做梦都

在 想 解 决 问 题 的 方 案 ，经 常 夜 半 醒 来 ，安 静 之

极 时 灵 光 一 闪 找 到 出 路 。 通 常 ，你 不 想 问 题 ，

问 题 也 不 会 找 你 ；你 时 时 刻 刻 牵 挂 问 题 ，才 能

找到解决办法。”

“在青藏高原，最稀缺的是氧气，
最宝贵的是精神。”

尽管常年在海拔 4500 米以上的地方工作，

但是每次去高海拔地区，俞祁浩还是会有高原反

应，“身体各种不适，白天吃不下，晚上睡不着等

等。”但他每天仍然坚持第一个起床，再把大家一

个个喊起来。

冬 天 零 下 30 多 度 的 青 藏 高 原 ，寒 风 凛

冽 。“ 冻 住 的 土 壤 坚 硬 无 比 ，怎 么 也 挖 不 动 。

大 家 都 是 早 出 晚 归 ，中 午 只 有 半 个 小 时 的 休

息 时 间 ，有 时 候 凌 晨 两 三 点 回 到 住 处 ，泡 碗 面

当 晚 饭 。”听 俞 祁 浩 讲 述 在 高 原 的 工 作 生 活 状

态 ，方 知 冻 土 科 研 工 作 者 原 来 过 的 是“ 苦 行

僧”的日子。

“常遇困境，也遭遇过险境。”在勘探过程中，

科研团队不时穿越无人区，大风冰雹、低温风雪、

风餐露宿是常态。

“有一次汽车陷入泥泞，我们用了很多办法

也没法将车推出来。当时身处无人区，真是叫天

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所有的困境、窘境，终都成

为人生的宝贵经历，俞祁浩笑着说，“说起来是

‘一把辛酸泪’，但是都值得。”

苦与乐，从来相辅相成。在青藏高原，俞祁

浩看到过狼不觉怕、见到过雪莲只觉美，还学会

了骑马，“苦中慢慢体会到的那种乐，非经历过不

能明白。”

俞祁浩在冻土领域深耕不辍，同时在用心培

养年轻人，“看着团队中的年轻人可以独当一面

时，特别欣慰。”

“ 要 想 多 为 祖 国 工 作 ，就 得 先 有 一 个 好 身

体。”60 岁的俞祁浩依然活力满满，依然是一种

随时可以出发的“冲锋”状态。这种状态来自良

好的运动习惯。慢跑、游泳、打羽毛球……俞祁

浩会见缝插针投入各种体育运动，“每天会做俯

卧撑、仰卧起坐，即使是出差，我也带上泳帽、泳

镜，只要有条件就去游会儿泳。谁要说自己没时

间锻炼身体，那一定是借口。”

多年的野外科考工作中，俞祁浩常常拿着相

机记录冻土情况，渐渐地，工作需要发展成为摄

影爱好。

正是“无限风光在险峰”，在翻山越岭的日子

里，俞祁浩记录下眼中看到的许多壮丽与辽阔。

一 晚 ，当 他 站 在 高 原 仰 望 星 光 ，只 见 夜 空

深 邃 星 汉 璀 璨 ，万 千 星 光 照 耀 大 地 、照 耀 小 小

的自己，那一刻的震撼荡涤灵魂。“人一生，从

所 见 即 所 知 、非 见 非 所 知 到 所 见 非 所 知 、所 见

是 所 知 ，再 到 所 见 探 所 知 、所 见 享 所 知 ，是 过

程，也是领悟。”这一番哲理深思，是俞祁浩在

与 冻 土“ 较 量 ”的 34 年 里 ，于 冰 火 两 重 天 中 感

知到的无限愉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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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谢志娟 吴 涵

对俞祁浩的采访，更像是聆听一

场学术报告。

为了让我们听得更明白，他不断

在数个 PPT 间穿梭：

先是打开一张中国冻土分布图，

“我国是第三冻土大国，高海拔冻土世

界第一……”

接着打开一张中国冻土区划及类

型图：“在我国，季节冻土占国土面积

的 55%，多年冻土占 22%，主要分布在

青藏高原和东北地区……”

再 打 开 一 张 现 场 照 片 ，“ 这 是 路

桥 过 渡 段 出 现 的 不 均 匀 沉 降 图 。 通

过 对 青 藏 铁 路 多 年 冻 土 腹 地 的 实 地

调查发现，路桥过渡段沉降的病害率

路 段 高 达 82.6%，且 在 持 续 发 展 变 化

过程中……”

也许是看出我们的茫然，他又打

开一幅病害机理图，很诚恳地继续科

普：“这是桥台病害的‘水·热·力发育

过程’……”

他侃侃而谈，我们懵懂点头。

那些示意图、曲线图、现场应用图

等，我们虽似懂非懂，但通过他眼神炯

炯、行云流水的讲解，我们的确明白了

两件事：

一、冻土，是世界性难题。

二 、俞 祁 浩 ，中 国 科 学 院 西 北 生

态 环 境 资 源 研 究 院 研 究 员 、首 届“ 全

国 科 创 名 匠 ”获 得 者 ，非 常 热 爱 自 己

的专业。

26 岁至 60 岁，冰冻的土地与火热

的情怀，构筑起俞祁浩从青春到花甲

的人生。

俞祁浩（前方左一）和团队成员冒着风雪进行科学考察。 本文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俞祁浩在青藏高原科考时的留影。

俞祁浩（左一）和程国栋院士在实验室进行机理分析。

俞祁浩（前排左二）和团队成员查看施工场地。


